
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
任 道 斌

唐宋时具有
“
武备

” 、 “
戍守

”
意思的

“
镇

” ,

到了明代
,

其含意也

由
“ 分防厅汛

”
转而成为

“
人烟聚落

”
之所〔 1 〕 。

这些小于县而大于

村的
“
镇

” ,

又往往与意味着贸易的
“
市

” 连在一起
,

在方志中列为

《市镇》一栏
,

成为通商贾
、

聚民居的象征
,

有时亦被称作
“
镇市

” ,

或大聚落为
“
镇

” ,

小聚落为
“
市

” 。

所以明代的市镇
,

其经济功能较

为显著
,

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
。

它犹如社会

经济肌体的脉搏
, “
善观国者气可从市镇的盈缩消长

“
察盛衰

” 〔 2 〕 。

杭嘉湖平原是明代经济发达 区之一
,

该地东临大海
,

西枕苔

溪
,

北濒太湖
,

南依钱江
,

沃野如砒
,

运河如带
。

既富湖海之利
,

又

足桑麻之饶
,

成为明主朝的重要绸米
、

财税来源之地
。

因此
,

对明

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作些考察
,

显然对我们深入研究明代江

南社会经济
,

认识封建经济的若干发展规律
,

是有典型意义的
。

本文拟就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,

作些初步探讨
。

为了

明隙农业的商品化生产与工商业市镇之间的关联
,

文中所述并不

包含府县行政权力机构所在地 的城关市镇
,

仅以明清方志所列市

镇为讨论对象
。

一
、

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情况

明代杭嘉湖平原的市镇
,

在宋元以来的基础上
,

有较大的发

展
。

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
,

一是旧有市镇的恢复
、

兴旺 ; 二是新兴

市镇的产生
、

繁荣
。



旧有市镇的恢复
、

兴旺
,

其较为显著者
,

就有如下数例
:

(一 )北新关市
,

又名青莎镇
、

湖墅
、

湖市
,

俗讹为湖州市
,

在仁

和县治北十里
。

此地虽在南宋绍兴年间就已商贾骄集
,

货物辐萃
,

但民居不多
,

街座规模仅为一
“
萧条

” “
小市

”
而已〔 3 〕 。

元末新开运

河 自此通苏州
、

湖州
、

嘉兴
、

镇江等处
,

纲运及贩米客舟 皆由此进

出
,

但镇上仍只是以夜市出名
,

人烟聚落
,

并不见繁盛
。

据《续建

北新关题名记》 ,

直到弘治时街衡才渐具规模
。

嘉靖时
“
市鹰殷阜

,

肩摩踵接 ),c 4 〕 。

万历初拓荆街数里
,

水输陆产于此集散
。

更有人

在此筑子城包罗市河
, “ 民居稠密

,

市舶 揖 聚
” ,

俨然有 如
“
都

会 ,,’ 5 〕 。

万历二十五年 (一五九七 )大火
,

烧毁 民居达 四千余家〔 6 〕 ,

即可见其繁盛之一斑
。

(二 )临平
,

在仁和县治东北 四十里
。

北宋端拱元年 (九 /、 /、 )

置镇
。

宋南渡以来
,

户 口蕃息
,

往来辐揍
,

商贾十倍于昔
,

为首都

临安北睡要津
。

但宋末战乱
, “
市井萧条

” 〔 7 〕 ,

入元后民居渐盛
。

到

明成化时
, “
海宁

、

仁和
、

上塘蚕丝
” 于此

“
贸易居多

” 〔 8 〕 。

演至明末
,

遂有地近
“
十里

” ,

户近
“ 万人

” 的规模〔 9 〕 。

(三 )长安
,

在海宁县治西北二十五里
,

南宋时称
“
长河堰

” ,

系
“ 鱼虾甚富

” 的“
小市 ,,C 1。〕 。

元末置新堰
,

但占地亦不过三
、

四亩
。

尔后往来商船渐多
,

地益增广
,

明初乃于此置税课局
。

至嘉靖时
,

人烟稠密
,

伽蓝丛立
,

改称长安镇
。

诗人过此
,

有
“
万户千门

”
之

嘟
1工〕 o

(四 )淮院
,

又名梅径
、

幽湖
、

璞川
,

在秀水县治南三十六里
。

北

宋时此地只有一草市
,

周围平衍千顷
,

并未开植
,

称南北草荡
。

至

南宋
,

曲阜淮云翔移居于此
,

草市渐兴
,

被理宗诏称
“ 蹼院

” 。

元初

淮鉴立
“ 四大牙行 ,,’’ 收积机产” ,

称
“
永乐市

” ,

四面 皆市座
, “
昔日聚

落
,

遂以成镇 ,,C 12 〕 。

但元末遭苗兵之乱
,

加上洪武时浪姓奉 旨他

迁
,

宗支散逸
,

阅闺机抒
,

亦沓然散去
。

方孝孺过此
,

不禁有
“
十载

飘零一梦中
” , “
埃家旧院今何在

”
之叹 〔1 3〕。

弘治
、

正德间
,

澳氏子



孙复聚
,

他姓亦 卜居于此
, “
机抒之利

,

日生万金
,

四方巨商
,

负货

争委 ,,L 14 〕 ,

蹼院镇渐 以恢复
,

得与他镇相并
。

万历时生齿日盛
,

拓

街衙
,

广庐舍
, “
绵亘逾倍气肆鹰栉比

, “
人可万余家

”

临〕 ,

成为嘉禾

一 巨镇
。

(五 )乌青镇
,

在桐 乡县治北二十五里
,

归安县治东南九十里
,

为桐乡县青镇及与其夹溪相对 的乌程县乌镇 (又名乌墩
、

乌戍 )之

合称
。

北宋景德时开镇
,

衰于南宋德佑
,

再催于元末兵火
, “ 而民

庐
、

寺观
、

书馆
,

举为烙尽
” ; 阎巷索然

,

惟有荒棒破瓦
。

洪武初

重建
,

迄成化
、

弘治间
, “
居民殷富

,

锐于兴作
,

卑者高之
,

隘者广

之
;
荆荒芜素无人居者

,

亦删刘而结构之
” 。

民居不仅尽复
, “
且又过

之
” 。

嘉靖时居 民
“ 不下四五千家 ” 。

万历时
“ 环居镇市

,

皆非一县之

民 ” ,

幅员四达
,

百货骄集
, “ 居民殆万家 ,,C 1 6〕 。

(六 )双林
,

为东林
、

西林的合称
,

又名双溪
,

在归安县治东南

五十四里
。

南宋初商人多聚于此
,

亦名商林
。

景德时开镇
,

至熙丰

年间遂废
,

只是一村落
, “
户不过数百

,

口不过千余
” 。

洪武十四年

(一三八一 )
, “
里中家有 《户帖》者寥寥

” ,

其时
“
户犹未厂

` ” 。

永乐三

年 (一四O 五 )
,

改名双林镇
,

民居渐丰
。

成化时人 口“
倍于前

” , “ 四

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
” 。

嘉靖中
,

归安大姓茅坤筑别业于此
, “ 市崖

旗亭百队
,

环货喧闻
” ,

日见 “ 地 隘民稠 ” 。

万历时
, “ 氓隶杂处

” , “ 委

巷相连
” 。

坊巷津梁周贯
,

遂为归安大镇
。 “
至崇祯朝

,

岁征烟户册
,

实得户三千有奇
,

口万六有奇
” 〔17 〕 。

(七 )新市
,

又名仙潭
,

在德清县洽东北 四十五里
。

北宋太平

兴国时始见其名
。

南宋时有镇将屯守
。

元季市肆遭兵火
,

至明初

渐有恢复
。

永乐时成为聚商旅
、

通舟揖的市镇
。

尔后 “ 民居繁
,

市

肆斗
” 。

正德时
“
昔之清冷静渊

”
之处

,

被
“
市 民所侵多矣

” ,

居货盈

肆
, “
米行

”
而外

,

又有
“ 叶行

” 、 “ 丝行 ,,C 18〕。

万历 以来
, “
街衙市巷之

整
,

人物屋居 之繁
,

琳宫梵宇之壮
,

蚕丝粟米货物之盛
” ,

可与各

镇唐栖相坍 c1 幻 。



.

(八 )南浮
,

又名南林
、

得溪
,

在乌程县治东六十一里
。

宋高宗

南渡过此
,

其地
“
人烟尚稀

” ,

仅有一
“
荒落 ,,tt 草庵

” 〔“ 。〕
。

入元后虽然

有所发展
,

但庐舍稀疏
,

居 民
“
寥寥数家

” 。

明初拆除张士诚所筑

}日城
,

是时
“ 居 民不多

” 。

直至正德
, “ 居民尚鲜

” 。

到了嘉
、

万年间
,

乃具规模
,

成为
“ 地小人众

,

居民稠密
,

.

而栉比无 间旷之隙
” 的聚

落
。 〔“幻明末

,

各货类聚
,

客商云集
, “ 人物日盛

” , “ 聚且数万家 ,,c “ “ 〕 ,

成为一大慎会
。

-

至于新兴市镇的产生
、

繁荣
,

则可从下述一些例子见其大略
:

(一 )塘栖
,

又名西里
、

栖里
。

在仁和县治北五十里
,

水南属仁

和
,

水北属德清
。

该地宋朝时犹不为人所知
,

仅为
“ 一乡村耳

,

居人

木多也
” ,且

“
水陆交阻

,

盗贼 出没
” , “
僻处腹里

,

鲜间津者
” 。

元末明

初始成市
,

尔后 “ 民居益稠密
” ,

弘治时成为
“
仁和巨镇

” 。

正统以

降
,

为南北往来孔道
,

人烟以聚
,

风气遂开
。

嘉靖时
“
市区氓椽

,

鳞

次栉比 , 比乡左右
,

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鹜
,

肩摩迹累
” ,

号为
“
哄

市
” 〔2 3〕 。

万历时又有
“ 十里歌钟崖列肆

”
之盛 〔 2 4〕

。

天启间则
“
烟火万

家
,

甲第连云
,

实大都会所不及 ,,C 25 〕 。

(二 )范村
,

在钱唐县治南三十里
,

滨江
。

万历时
“
客商货物多

于此停居
,

渐成巨镇
” 〔 26〕 。

(三 )袁花
,

又名花溪
、

袁化
。

在海宁县治东六十里
。

南宋时为

一小盐场
。

元代因海运 的发展
,

一度兴旺
。

明初大姓被迁配他乡
,

其地人烟寥落
。

直到嘉靖年间
,

才慢慢形成袁化市
,

不过市中小

店
, “ 止有桃

、

枣
、

空壳黄烧饼而 己
” ,

当铺亦 ,’J L有王店人郑子东一

铺
” 。

万历时
“
镇上一一俱全

,

与杭郡无异
,

特少烧鹅耳
” , “ 当铺有

十四五处 ,,: 27 〕 。

及至崇祯
,

镇上繁华程度仅次于砍石
,

成为海宁

县第二大镇
。

-

(四 )新行
,

又名行里
、

新草里
,

在嘉兴县治东南五十 四 里
。

元以前不著
,

明初 以来民物滋丰
,

贸易辐揍
。

弘治时柳淡 《嘉兴府

志》开始纪有新行市
。

万历时称水陆孔道
,
遂

“
市而为镇

” c2 幻 , 与



王店
、

新丰
、

钟带并称
。

万历二十六年 (一五九八 )’’ 增立社学
” 〔 2幻

。

明季更成为淮扬盐商建造别业的地方
,

具园墅亭阁之胜
。

(五 )新丰
,

又名新坊
、

平林
、

汉塘
,

在嘉兴县治东三十六里
。

宋南渡时
,

汁之新丰人迁此
,

始见地名
。

元时仅立巡检司
,

尚不

称镇
。

成化年 间
,

人烟繁盛
。

弘治时称镇
,

著录于 《县志》
。

至万

历
,

其地居 民
“
无虑数千家 ,,C 3。〕 。

(六 )王店
,

又名梅里
、

梅会里
,

在嘉兴县治南三十六里
。

元代

尚未称镇
, “
至明中叶而渐盛

” 。

成化时居民稠密
,

远近商贾往来于

塘桥者
, “ 日数千人

” 。

弘治时遂称王店镇
。

隆
、

万间市中
`

( 髻桥两

岸
,

楼屋栉比
,

极一时之盛
。

镇西一带
,

万历 以前居 民稀少
,

而万

历 以来人烟滋繁
, “
始起造市易 或六十间

,

或四十二
,

三十二
,

里

西渐成市镇
,

其名遂相沿不改 ),c 3幻 。

明季镇中
“
古南禅院

”
成为文人

社会场所
。 “
镇民之居

,

夹河成聚
,

为里者三
,

为梁者十
” 〔

327
。

(七 )钟带
,

在嘉兴县治东五十里
。

元时犹不成市镇
。

成化时

村落居人稠密
。

至弘治
,

则称为钟带市
。

万历时亦号
“ 水陆之孔

道
,

辐揍之通衙
,

设常平仓
” ,

为嘉兴四镇之一 c3 3〕。

(八 )菱湖
,

又名秀溪
、

凌波塘
。

在归安县东南三十六里
。

古

未成聚
,

宋南渡后渐有市崖
,

元末毁于兵火
。

洪武时人居稍集
,

改

称镇
。

成化
、

弘治年间
,

新丝上市
, “
列肆喧阂

,

街路拥塞
” 。

正
、

嘉
、

隆
、

万时
, “
第宅连云

,

闻周列螺
,

舟航集鳞
” ,

几
“
无隙地

,

无剩

水 ,,l 板桥溪港内
,

处处有人家
。 “ 沿湖岸铺及湖内舟船

,

商贾凑集
。

总之
,

各行不下百余户
” 。

万历时
“ 四方舟航所凑

,

水陆奇珍
,

百物

所环 ; 窿市之徒
,

摩肩缪辐
,

挥汗成雨
,

盖他境繁华所罕与俪
” ,

成为归安县
“
雄镇

” 〔 3幻
。

从上述诸市镇的发展轨迹中
,

我们不难看出
,

虽然各县市镇

发展并不平衡
,

但无论是旧有市镇的恢复与兴旺
,

还是新兴市镇

的产生与繁荣
,

其发展上升的曲线
,

大致从明代中叶
,

即十五世纪

后期起
,

变得较为明显 , 而至嘉
、

隆
、

万时期
,

表现得更为迅速
。

这



一段时期
,

亦可称作市镇的勃兴时期
。

当然
,

有些市镇
,

如长兴县之四安
、

和平
,

在明代的发展不甚

显著
。

也有少数市镇
,

如海盐橄浦镇
,

非但没有发展
,

反而 “
萧条

” 、

“
荒废

” ,

不及宋元之盛 3C 幻
。

然而
,

纵观全局
,

这些发展不显著或

衰落的情况
,

并不是杭嘉湖平原市镇演化的主流
。

所 以
,

总的说

来
,

无论从规模
、

人口 和经济活动的密集性来看
,

明代杭嘉湖平原

市镇较宋元时代都有很大的发展
。

二
、

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发展的条件与原因

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,

是建筑在社会环境相 对 安定
、

交通条件较为发达的基础上
。

该地 区在明代政治动乱
、

战争及自

然灾祸等破坏因素有所减弱
,

因而社会生活比较安定
。

这样
,

物

质生产
、

商品流通
、

户 口人丁才有可能得到发展
;
消费的增加

、

商贾

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
,

从而使走集乡曲
、

价通商贾的市镇
,

获得居

民
、

商品等要素
,

得以顺利地发展
。

同时
,

杭嘉湖平原地处运河孔

道
,

水网纵横
,

实为闽粤江淮商旅要津
。

永乐
、

正统时对浙西水路

的几次大规模整治
,

筑塘路
、

浚运河
,

进一步改善了该地区的交

通
,

有利于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
、

商旅往来的简捷
。

随着商品交

换的日趋频繁
,

市镇亦因此而迅速发展
。

如元末催于兵焚的乌青镇
,

经过明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
,

渐有

恢复
。

由于 “
升平既久

,

户 口 日繁
” ,

至嘉靖时发展成
“
十里 以内

,

民

居相接
,

烟火万家
,

百货骄集
” 的大镇 〔” 6〕 。

又如塘栖
,

在宋元时水

路 “
有三里漾

、

十二里漾风波之险
,

而浅狭处几不通舟揖
” ,
陆路则

“
楼港歧出

,

既无沿河之堤岸 (可行 )
,

又无支渡之桥梁
” 。 “

水陆交

阻
,

盗贼出没
,

商贾畏焉
” ,

因而 “
鲜问津者

” 。

元末拓河道
,

水路无

阻
,

乃成小市
。

明正统时修塘岸为路
,

建造桥梁
, “
水陆通行

” ,

成

为往来孔道
, “
水陆辐揍

,

百货鳞集
,

临河两岸
,
市肆萃矣

” , 〔 3 7〕 变



为大镇
。

除了上述基本条件外
,

造成杭嘉湖平原市镇在明代中后期有

较为显著发展
·

的直接原因
,

在于当时经济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

化
。

考其要略
,

这些促进市镇勃兴的经济原因大致如下
:

(一 )农业生产的发展
,

特别是经济作物
、

手工业原料生产 比

重的增加
,

为市镇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
。

明代杭嘉湖平原 因山地的利用
、

海涂的开发
、

水利筑堤的讲

求
、

水稻栽培技术 的提高
、

桑豆的间作及南瓜
、

蕃茹等高产辅助

淀粉作物的弓L进
,

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
。

这一切不仅会导致农

村内部贸易的重大发展
,

而且还对市镇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
。

不过
,

农业生产对市镇发展影响最为深刻之处
,

还在于其经济作

物
、

手工业原料生产的比重出现 了相当大 的增加
,

即 “
桑田多

,

稻

田为之渐窄 ,,c 38〕。

从湖州府的情况
,

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出农业生

产中这种格局的变化
。

水稻原是湖州平原最重要的农产品
,

宋朝时就有
“
苏湖熟

,

天

下足
” 的谚语

。

但入明后
,

水稻生产独 占小农生产主导地位的状况

渐被动摇
。

明初朱元璋下令广植桑麻
、

木棉
,

洪武九年 (一三七

六 )又
“
令民以攀

、

钞
、

钱
、

绢代输
” “ 税粮

” 〔39 〕 , 政府教民栽植桑

树
,

例不起科
。

因而土地肥沃的湖州
,

蚕桑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
。

德清县
“
明洪

、

永
、

宣德年间
,

救以县植桑
,

报闻株数
,

以是各乡桑

拓成荫
,

蚕缥广获
” 〔` 。〕 。

成化
、

弘治以后
,

封建统治者对杭嘉湖

一带出产的丝织品消费需求日益增加
,

频数派造
,

追加不已
,

又

进一步刺激了该地蚕桑生产的扩大
。

正德时德清稻米就须仰食他

县
。

嘉隆时湖州
“ 田中所入

,

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
” 〔 4幻

。

傍水之地
,

遍植桑树
, “
无一旷土

,

一望郁然 ,,c 4“〕 ,

新丝妙天下
。

农家于
“ 蚕事

,,

“
尤以为先务

,

其生计所资
,

视田过之 ,,t 4 3〕 。

宋时特宜水稻的湖州
,

变而为
“
宜蚕

” 〔44 〕 。

所 以
,

到了万历后期
,

缥丝易粟现象非常普

遍
。

崇祯时
, “
蚕桑乃湖民衣食之本

” “ 5〕 , 已取代水稻
,

在小农经济



中据有主导地位
。

关于这种格局的变化
,

我们还可从湖州府水稻由明初的
“
极

廉
”
而变为明末的

“
极贵

” ,
人们服饰的由

“ 陋 ”
变

“
侈 ,,C连 6〕 ;原为珍贵

贡品的花绸
,

明末则
“
处处有之

” 等社会现象中 t47
〕 ,

窥见水稻生产

比重的下降和蚕桑生产比重的上升
。

“
桑地之利

,

每倍于 田
”
48C 肠

“ 丝
、

谷相较
,

莫如丝
”

49t 〕
。

因而
,

这

一重要的变化
,

表明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到了明代有很大的发展
。

经济作物生产的发达 , 使农民之间
、

农民与工商业者
`

之间商品交

笋就更感迫切
。

这样呀
_

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
,

作为手工业原料

集散或加工基地的市镇
,

亦应运而生
,

或出现连锁的兴旺
。

如明

末的南得
,

就因为
“
蚕丝入市

”而 “
客商云集

” ,

成为
“
彬彬然一大会

镇
,, 〔5 0〕

。

不仅湖州如此
,

他府亦然
。

如海宁县袁花镇
,

在嘉靖至万历的

数十年间发展最为迅速
,

当铺由一处变为十四五处
,

镇上商品亦变

得几乎与
“
杭郡无异

” 。

目击此
“
白云苍狗

”

之变的许敦球
,

评其原

因道
: “
今之所胜于昔者

,

是蚕桑之业为妙
。

当初袁花无桑
,

间有十

中一二
,

亦不过一
、

二亩
。

`

今遍地 皆桑
,

细户亦植数十株于田畔
,

一

春可得二三两
,

能济插种之费
” 〔5 `〕 。

可见蚕桑的发展改变了袁花

的面貌
,

引起消费需要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繁荣
,

带来市镇的发

展
。

本文第一节中所举诸市镇
,

亦大多位于手工业原料的生产基

地
,

并伴随原料生产的增加而较快地发展 起来
。

(二 )手工业生产的发达
,

生产技术的进步
,

带来市镇的加速

发展
。

一

随着杭嘉湖平原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大幅度上升
,

尤其是

蚕桑生产的发展
,

为该地区手工业生产提供 了充足的原料
,

丝织

品
、

棉纺织品不仅数量有明显的增加
,

同时专业性分工程度也愈为

明显
。

女呱林镇之包头纱
、

临平镇之生丝
、

王店镇之褚绸
、

映石镇之

天水碧绸
、

乌青镇之木棉布
、

淮院镇之淡绸
、

菱湖镇之纺绸
,

皆各具



特色
,

驰名遐迩
。

因此
,

某些市镇不光是商品的聚散地
,

而且还是

商品的加工
、

生产场所
。

所 以
,

手工业生产的发达
,

特别是明代后

期丝织工具的改良
、

工艺技术的提高
,

一方面提高产品的质量
,

增

加花色品种
,

商品交换更趋频繁
;另方面引起手工业扩大再生产

,

工商业 户之人烟聚落 因此空前增加
,

市镇规模得以迅速扩大
。

如双林镇
,

洪武时户犹未广
,

但因蚕桑的发展
,

手工业生产亦

随之兴旺
,

成化时民家皆织绢
, “ 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

” , “
人

口倍于前
” 。 “ 正嘉以前

,

仅有高溪纱帕
” , “
隆万以后

,

机户巧变百

出
,

名 目甚繁
” 。

工商业的兴旺
,

导致
“
尧沙葬岸

,

变作桑田
,
花坞板

桥
,

翻为机杆
” ,

而
“
吴

、

越
、

闽
、

番至于海岛
,

皆来市焉
,

五月载银而

至
,

委积如瓦砾
” 。

由是竟成为
“
轻嫌璀灿

,

贾服满装
” , “
室庐舟揖

之繁庶
,

胜于他所
”
的大镇〔 5 2〕

。

没 院镇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联
,

则表现得更为明显
。

该镇

在隆庆
、

万历 间
“
改土机为纱绸

,

制造绝工
,

淮 绸 之 名 遂著 远

近
” 〔 5 3〕 。

万历时机抒渐盛
,

市镇旧有的规模已满足不 了实际生活

的需要
。

为了适应纱绸生产的发展
,

出现
“
拓街衡

,

广庐舍
” , “
绵亘

逾倍
” 的兴隆景象

,

而“
傍镇瘩 田

,

亩值二三金者
,

争攫为房基
,

加值

过百金
” 。

十数年 间
, “
肆庵栉比

,

华厦鳞次
,

机抒声轧轧相闻
,

日出

锦帛千计
。

远方大贾
,

携秦群至
,

众庶熙攘
,

于是集往
” ,

迅速地成

为嘉禾
“ 巨镇

” 〔` 4〕 。

(三 )商业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
,

促进市镇的产生与繁荣
。

市镇既然作为商品聚散
、

生产的场所
,

那么
,

它就一方面需要

使本地的商品运销他方
,

另方面也需要外地商品弥补本地的不足
。

因而
,

在产
、

销
、

供需反馈对流过程中起居 间媒介作用的商业与商

品货币
,

就与市镇的发展息息相关
。

而且
, “
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

展
,

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性质
,

促使产品越来

越转化为商品 ),c 5幻
。

商贾往来或定居者的增加
, 既缩短了商品的

流通过程
,

扩大了交换范围
,

又加速商品生产的发展
,

增强市镇的



职能
,

推动了市镇的勃兴
。

明代后期的杭嘉湖平原
, “
桑麻遍野

,

茧丝绵芒之所出
,

四方

咸取给焉
” 〔5的 ,

是徽州商人
、

太仓商人趋之若鹜所在
。

市镇中出现
“ 以招商为业

” 的牙人〔 57 〕 ,

云集着吴越
、

闽海的贾客
。

这些
“ 对以前

一切都停滞不变
” 的社会来说

“
是一个革命要素

”
的商人

,

推动了
“
变革

” 〔 5幻 ,

使该地市镇出现长足的发展
。

明末
“
行商有税

,

而坐商

无税
” 的状况 c5 幻 ,

无疑对商户的定居市镇
,

起到积极的作用
。

钱唐

县范村
,

万历时正 因为客商货物多于此停居
,

而成为巨镇 ; 德清县

的新市镇
,

也是由子客商贩夫络绎于道
,

至正德年间出现米行
、

丝

行
、

叶行等大宗贸易的集市
,

呈现一派居货盈肆的繁荣景象
。

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展
,

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存在
,

如省会

杭州
, “ 百货所聚

” ,

有
“
湖之丝

,

嘉之绢
,

绍之茶之酒
,

宁之海错
,

处

之磁
,

严之漆
,

衙之桔
,

温之漆器
,

金之酒 ” 〔 60 〕 ,

偎巧繁华
,

民多以商

贾为业
,

商业功能 日趋增强
。

乡村则在利润动机与市场因素的影

响下
,

亦有很大的变化
,

丝扩桌丝
、

机杆女红之
“
末业

” ,

在经济生活

中占有
“ 上供赋税

,

下给府仰
” 的重要地位 〔6 1〕

。

一些乡村亦打破了

墨守的陈规
,

由出产稻麦桑麻而渐渐转为专业性的农业或手工业

商品生产的基地
。

如万历时
,

乌程县上薯
、

下筹二村
, “
村人取下著

水酿酒
,

醇美胜似云阳
,

俗称薯下酒
” ,

又有
“ 三白酒

” ,

远近闻名
,

可

与
“
乌程之得溪

、

归安之菱湖争胜 ,,c 6 2〕 。

而同郡的晨舍
、

织里诸村
,

村民以刻印书籍外销松江
、

钱塘为业
。

昔日南得七里村独产的细

丝
,

此时乌程
、

归安诸乡都有出产
。

再如嘉靖时
,

归安四乡出现了

一些专门
“ 业织 ” 、 “

业桑菱
” 、 “ 业薪竹

” 、 “
业蔬靛

” 、 “ 业藕
” 、 “
业苇

”

的村落
。

另外
, “
流风习染

,

汰侈相尚 ,,c 63 〕 ,

乡村的消费也 比以往有

所增加
。

城乡消费与生产的滋繁
,

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自然亦使处于

城乡之间商品对流中枢的市镇
, “
水涨船高

” ,

随之日益发展
。

值得一提的是
,

虽则明代海禁甚严
,
海外贸易较宋元有所下

降
,

但到明代中后期
,

政疲法弛
,

湖丝
、

杭纺
、

嘉绢成为走私者远销



海外的重要商品
。

嘉靖时勾结楼寇进行海上走私活动的著名人物

叶麻
,

就是崇德县石门镇人
。

到万历末
,

杭嘉湖一带丝织品的走私

现象更为严重
, “
市民逐利者

,

以普陀进香为名
,

私带丝绵毡威等物

游诸岛贸易
,

往往获厚利而返
,

因而相沿成风
” 〔64 〕 。

所以
,

明代中

后期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,

显然与丝织品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

不无关联
。

(四 )跟农业分离人 口的不断增加
,

为市镇的发展提供了人力

后备资源
。

市镇以一定数量的居民为其存在的前提
,

若其发展
,

当然仅靠

旧有居 民的繁衍是不够的
。

明代中后期的杭嘉湖农村
,

一则因人

丁自然增长过速
,

日趋地狭人稠 〔6 5〕 ;
二则因土地兼并和农民负担

的加剧
,

造成大批农民破产
、

流亡 6C 6〕 ;
三则为利所驱

,

科舍本逐末 ,!.

弃农经营工商者增多〔 67〕 ;四则户口制度的松弛〔 6 8石五则市镇生产

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〔 69 〕 ;这些原因造成许多农业人 口脱离乡村而

涌入市镇谋生
,

使市镇获得人 口来源而不断发展
。

本文第一节中所

举的市镇
,

其
“
生齿 日繁

” 、 “ 四方辐揍
” 、 “

氓隶杂处
”
等情况

,

以及

石门镇
“ 土著流 民错而居 ,,C 7。〕 ,

实际上就含有农业人 口流入市镇朝

工商业转移的内容
。

总之
,

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是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原

因的
,

它是经济
、

政治
、

自然地理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
。

而且
,

这

些多元的因素又是互相影响
、

彼此联系着的
。

如元末经济凋零的

状况
,

迫使慑于农民战争威力的明初统治者在干戈百战之后
,

采取
“
将欲取之

,

必先予之
” 的休养生息治国方略

,

兴农桑
、

修水利
、

治

交通
。

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
,

劳动人民以辛勤地劳动开辟了

明代中期经济繁荣
、

人 口增殖的局面
,

物质生产更为发达
,

商品流

通日趋频繁
,

旧市镇在元末战争的废墟上得到恢复
,

新市镇则应运

而生
。

然而
,

这一切却 引起封建统治者物质消费胃口的膨胀
,

故态

萌发
,

追加无度
。

从而一方面使丝织等消费性商品生产更为加快
,



另方面造成脱离农业的人 口流入市镇
。

同时
,

劳动者在长期生产

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
,

创造出新的生产技术 ,统治阶级中的有

社
1

之士亦不断通过
“ 代役银

” 、 “ 一条鞭法
”
去调整征敛的方略

,

商品

与货币的地位更加上升
,

使市镇出现变态的发展
。

商品经济的发

展
,

反过来又更加刺激统治者的挥霍无度
。

骄奢淫逸的生活
,

则与

廊败腐朽的政治互为连锁
,

所以在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
,

却孕

育着诸如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的你争我夺
,

劳动人民的反压迫
、

求生存等社会矛盾
,

封建统治者举办公共工程和抵御自然灾害的

职能亦大为退化
。

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
、

阶级矛盾等尖锐

化时
,

必然激起社会鼎革的波澜
。

虽然市镇在明末的天灾人祸中

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
,

出现萧条的景象
,

但激化的社会矛盾松弛

了
,

经过清初的短暂恢复
,

市镇又获得发展的机会
。

诚如马克思所

说
: “
亚洲城市的兴旺

,

或者说得更好些
,

完全与政治的消费有连带

关系
。 ,, 〔 7 1〕

故尔
,

在探讨我国古代市镇发展原 因时
,

如果简单地认为市镇

的发展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政治
、

军事部署的结果
,

排斥当地经济发

展的因素
;
或者单以经济原 因概其全貌

,

忽视社会政治生活
、

生产

技术等对市镇发展所起的作用
,

这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释复杂的历

史现象
,

未免失之偏颇
,

是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
。

三
、

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
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

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,

除增加封建政府的税收外
,

还对

繁荣经济生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
,

其影响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
:

(一 )促进乡村商业性农业的发展
。

市镇的发展
,

使商人这一
“
变革

”
因素与乡村的联系变得更为

密切
,

从而进一步触动杭嘉湖平原乡村中旧有基本经济要素的结



构
,

使富有闭关 自守惰性的乡村
,

商品经济日趋活跃
,

风气为之渐

开
,

即所谓 “
世风日奢

,

人心 日洛 ,,t 72〕。

如昔 日闭塞冷落的小村塘

栖
,

至嘉
、

万时成为区域性贸易中心
,

村民
“
越墟出贩者

,

晨驰夕鹜
,

肩摩迹累
” ,

通过镇上的市场
,

去扩大 自然经济的交换范围
。

甚至

大宗产品
,

也不再发生长距离运输费用的问题
。

又如秀水
、

嘉善 四

乡出产的生丝
,

亦可就近在机声轧轧的淮院镇织成精美的
“
蹼绸

”

而远销 四方
,

原来狭小的市场变得更为广阔
。

市镇的崛起和兴旺
,

使它与乡村之间逐渐形成经 济作物生产
、

加工
、

聚集
、

销售的连环
。

商品流通的方便和流通过程的缩小
,

可信赖的市场买卖
,

这些都对

农业生产由非商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演变
,

起到直接地催化
,

使生

产愈为从属于交换价值
,

加速杭嘉湖平原蚕桑
、

棉麻经济作物种植

区的形成
。

另外
,

市镇工商业人 口和居 民的增加
、

手工业生产的发展
,

使

它无论对粮食
、

农副产品
、

手工业生产原料的需求量都有所增加
。

同时
,

市镇的发展还方便了农村 日用品
、

农具等的购买
,

繁荣了农

村市场
,

并且诱发乡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
,

引起
“ 文明 日启

”

的变

化
,

产品交换变得更为迫切
,

货币关系也 日益排挤实物关系
。

如伴

随袁花镇市肆商品的充盈
,

当地的世俗 由
“ 质朴

”
变为

“
华丽

” ,
染坊

算帐亦由
“
付以米

、

麦
、

豆
、

鸡
、

鸭
、

鹅之类
” ,

而变为需付
“ 现银

” 〔 7 3〕 。

这些因素都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
,

以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需

要
。

(二 )增强封建城市的商品性职能
。

杭嘉湖平原具有经济职能市镇的发展
,

使城市商 品性比重大

为增加
,

首先
,

市镇的发展扩大 了城市商品的流通网点
,

密切了城

乡经济关系
,

使米薪百货皆仰给四方的中心政治城市
,

其所需农业

商品的聚集过程
,

变得更为方便
。

如减空无储的杭州
,

所需稻米果

蔬 等消费品
,

无须到乡间分散搜采
,

即可在湖墅
、

留下
、

范村等镇得

到满足
,
手工业生产所需的茧丝

、

络麻
,

又可从临平
、

塘栖等镇得到



直接的输入
。

同样
,

城市出产的商品及 四方聚结的货物
,

亦通过市

镇的贸易活动而流入乡村
,

袁花市肆商品
,

在万历时几与杭城无

异
,

就是最好的佐证
。

其次
,

市镇发展又带来商品的增加
,

引起商业活动的频繁
,

输

入城市商品的渠道就愈广
,

丰富了城市商品交流的多样性和集中
-

性
,

增添城市的圣济色彩
。

如映石镇的天水碧绸
,

双林镇轻薄如雾

的包帕丝巾
,

就是经过杭州
、

湖州等更为高级的市场之集聚
,

再向

海内外市场流通
。

市镇的发展
,

对郡县城市工商业中心的形成起

到明显的推动
。

第三
,

杭嘉湖平原专业性手工业市镇的发展
,

对城市手工业商
-

品生产起到积极的补充
。

城市的一些产品
,

实际产地却有不少来

自市镇
,

如嘉兴府澳院镇的绸缎
,

就被称作
“
杭州淮院绸

”

而远销四

方 c7 4〕。

可以说
,

市镇发展所带来城市在经济机能上的延伸
,

已远

远超过 了其本身的封建藩篱
。

因此
,

在经济生活中
,

市镇有如萌发于乡村土地中的楔子
,

既

振荡了乡村原有 自然经济的稳态
,

使之日益被卷入城市商品货 币

关系的漩涡中 , 又使城市的经济职能也借此而得到加强
。

那些认

为
“ 郡县城市尽管可以人为地大肆膨胀

,

农村经济却很少受到影

响
” 的看法

,

显然是低估了明代市镇在繁荣城乡经济生活中所起到
“ 通有无

,

均赢缩
” 的中介作用〔 7 5〕。

(三 )商业性市镇的发展保护 了自然经济
,

延缓封建生产方式

的解体
,手工业专业市镇的发展

,

却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

发展
,

提供了良好的温床
。

杭嘉湖平原的明代市镇
,

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
,

一是如

范村镇这样的商业性市镇
;
二是如淮院镇

,

主要以手工业生产为

主 ,三是如塘栖镇
,

既有商业功能
,

也有手工业望知产功能
。

就前二类

市镇来说
,

虽然都对促进经济繁荣起到一定的作用
,

但毕竟是有所
差别的

。



先从商业性市镇说起
。

由于杭嘉湖乡村的生产方式是由小规

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构成
,

自然经济建筑在
“
男耕女织

”

的基础上
,

所以
,

商业性市镇的发展
,

虽然振荡了乡村自给 自足的

稳态
,

导致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
,

但只是扩大了自然经济的交换

范围
,

却没有动摇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
,

即并没有改变

自然经 济赖以建立的旧生产方式
。

因为伴随市镇的发展
,

乡村的种

植兴趣只是 由粮食转向桑麻
、

棉花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
,

没有越

过小规模农业经营的雷池
。

而且
,

经济作物的上升
,

如蚕桑的广植
,

也只是换来家庭手工业 (缥丝
、

织绢 )与商品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
,

“ 女织
”

地位更为提高
。

这些都未曾打破
“ 男耕女织

” 的固有传统
。 ’

相反
,

乡村却因家庭手工业经济利益的增加
,

进一步巩固小规模农

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
。

明代后期菱湖镇四乡植桑的广泛与绵绸
、

生丝生产的普遍
,

崇德县乡村以家庭手工业弥补小规模农业之
`

不

足
, “
惟蚕息是赖

” 〔7 6〕 ,

这些例子就表明它们结合的巩固
。

因此由市

镇发展 引入的商人资本
,

并没有切断小规模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

业结合的纽带
,

反而维护了这条纽带的韧性
。

此外
,

商业性市镇的发展
,

使农家手工业丝织品更富商业性
,

流通 日趋方便
。

由丝织品贸易市场扩大而获得的利益
,

改变或克

服了过去因闭塞状态这方面因素带来的贫困
。 “ 虽赋重困穷

” ,

而

“ 民未至于空虚
”

c77
〕 ,

农 民濒于破产的命运得以维系
,

处于
“ 不死不

活 ” 的低劣水平
。

虽然商业性市镇的发展引起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但乡村陈旧的

生产方式却愈加顽固地存在
,

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国内市场之扩充

与巩固
,

自然愈难得到根本的实现
,

封建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
、

封

建社会的解体
,

都得到了延缓
。

再从手工业专业市镇来看
,

它的发展却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

萌芽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
,

这是与市镇本身的三个特

点所造成
:



第一
,

市镇
“
去郡邑远

,

官法不能尽行
” “ 幻

。

它除驻有少量的
-

税务
、

稽察人员外
,

几乎没有咄咄逼人的官僚政治机构的驻扎
,

受

到中心城市的政治束缚较为松弛
,

封建秩序也比较混乱
,

容易成为
“ 氓隶杂处

” 、 “
邻壤凳黔之徒

” , “
往往匿姓名

、

托佣作于其间
” 的场

所 〔7的
。

故尔
,

市镇在吸收乡村人口转而为工商业人 口的过程中
,

有优先的条件成为最直接的据点
。

对于那些既有乡土之恋
、

宗墓

之情
,

而又丧失生产资料的破产农民来说
,

一

附近市镇就更是他们出

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的理想场所
。

第二
,

市镇脱胎于乡村
,

崛起或兴旺的历史又远比郡县城市为

短暂
,

`

它的手工业生产既不象中心城市那样受到级染局等官商的

直接干涉
,

又缺乏根深蒂固的行会基础
,

更没有传统旧宗族
、

师徒

关系的遗传
,

相对说来受行会制度的控制
,

就较中心城市淡薄得

多
,

有利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
。

固然明代杭嘉湖平原与中世纪后

期地中海沿岸的市镇不尽相 同
,

但它们不受或少受封建行会组织

的限制
、

干涉
,

却有相似的得夭独厚
。

第三
,

市镇的生产活动以专业的工商业为基础
,

与农村有根本

的差别 , 市镇的居民也为四方杂处
,

不象同宗同姓为单位的自然

村落那么单纯
,

它已初步地摆脱了乡村中神权
、

族权的羁绊
,

农奴

制残余对之影响甚少
。

所以
,

明代后期
,

资术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较易在这些既非

残存着农奴制的乡村
,

又非主权中心的郡县城市
,

而且专业性手工

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市镇中找到适合其生长的土壤
。

事实上在嘉靖

至万历以后
,

杭嘉湖平原市镇的手工业生产中就已出现了若干反

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
。

如丝织业较为发达的塘栖镇
, “
财货

聚集
,

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簌
,

开典顿米
、

贸丝开车 者
`

骄 臻 辐

揍 ,,C “ 。〕 ,

出现
“
商人直接支配生产

” 的资本主义性质 的 生 产 现

象〔“ `〕 。

再如石门镇油坊
“
可二十家 ,’i 雇工 “ 八百余人

” , “
商人从北

路夏镇
、

淮扬
、

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
、

作饼
,

又或转贩于南路
” 。



这些油坊每家雇主拥有数十名
“
类赤身亡赖

”
的雇工8 c幻 ,

雇主生产

目的不只是为了维持生活
,

而是为了增加财富
,

具护
`
资本主义作

坊
” 的性质 c8 3〕 。

因此有些同志否认明清市镇中曾出现过资本主义

生产方式萌芽
,

显然是不科学的
。

当然
,

明代杭嘉湖平原的市镇
,

大多数是属于第一
、

第三类的

市镇
,

即商业性市镇
、

商业兼手工业性质市镇为多
,

而专业性手工

业市镇为数甚少
,

所 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显得较为微弱
,

而且

受到它对立面的顽强压抑
。

不过我们在讨论市镇作用时
,

对此却不

应 当视而不见
,

尤其应对商业性市镇
、

手工业专业生产市镇在经济

生活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
,

进行分别的考察
,

这样可以避免绝对化

带来的混乱
。

(四 )推动江南等地的经济繁荣
。

由于毗邻与交通往来的方便
,

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,

还对整

个江南经济区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
。

且不说塘栖镇的商人
,

往来

于南京
、

苏杭
, “
商旅之舶

,

日夜络绎不绝
” 而带来的商品流通频

繁 c8 幻 ,

也不说乌青镇
、

王江径对盛泽
、

震泽兴起的影响
。

就以丝

织
、

棉纺的交流来看
,

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
,

有着不可低估的作

用
。

如南得镇聚集的蚕丝
,

就成为
“
苏人 ,,’’ 用织帽缎”

的上等原料
;

而吴江洞庭东西山盛产的桑叶
,

又通过南得的叶行借以流入乌程

四乡
。

〔8 5〕又如
“
松江织造上贡吴续之原料

,

浙产为多 ,,t a6 〕 , 而乌

程
、

海盐各地所
“
产木棉花甚少

” ,

却
“
纺之为纱

、

织之为布者
,

家户

习为恒业 ),c 8 7〕 。

这些原料的调剂
,

就依赖市镇的商业活动得 以完

成
。

市镇在跨郡县的商品交流 中
,

起到打破封建区域性分割的进

步作用
,

加强江南各地的经 济联系
,

促进棉纺
、

丝织区域性分工生

产的形成
,

使江南成为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
。

至于更广泛地区的经济生活
,

如为北京宫廷和市 场 提 供 丝

织
、

棉织品 ; 满足福建对湖丝
、

织纱帛的需要 , 刺激明代中后期的

海外贸易活动 , 丰富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的物资交流 , 甚 至 日



本
、

南洋
、

美洲市场丝织品买卖的兴旺
,

都无不与坑嘉湖平原市镇

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
。 〔 88 〕市镇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活动

,

已超
·

出原有的地理范围
,

而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市场 的一个组成部分
。

(五 )奠定清代市镇进一步繁荣
、

发展的牢固基础
。

虽然明代杭嘉湖平原兴起和发展的市镇
,

在明清之际的动乱

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
,

但经过清初短暂的恢复
,

它们很快出现较

大的发展
。

如淮院镇
,

康熙以来
“
绸业 日盛

” ,

不仅拥有大批
“
专习

一业
” 的丝织技工

,

而且还出现
“
谏坊

”
等规模较大

、
、

技术要求较高

的作坊
,

各省直客商熙熙攘攘
。

至乾隆时生产亦由万历时
“ 日出

绵帛千计
” ,

变而为
“ 日出万绸

” , “
衣被海内 ,,’ 8 9〕 , 又如菱湖镇

,

康

熙时恢复成
“
烟火万家

” ,

乾隆时
“
商贾繁凑

,

尤甚于前明
” 印 。〕 ;

与它

同郡的双林镇
,

顺治末年发展为周围十数里
、

居人三四千户
, “
高

门鳞次
,

甲第连云
” 的大镇

,

康熙以来更是
“
人烟繁庶

,

街市充

盈 ” 〔 91 〕 ; 再如南得镇
,

入清后成为
“ 环镇五六里

,

灶烟数万家
” ,

招

引着广东等地的客商 〔 92〕 。

与明初市镇恢复速度相比
,

清初的发展显然要迅速得多
。

这种

迅速发展固然有多种因素的推动
,

但肇其源
,

不能不承认明代市镇

的发展
,

已为入清后市镇的兴旺奠下了扎实的基础
。

并且
,

直到清

末 民初
,

这些由明代发展起来的市镇
,

一直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

的作用〔 9”〕 。

综上所述
,

十五
、

六世纪之际
,

正 当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稀疏

地 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时
,

资本主义的因素
,

也在长江三角

洲运河流域的专业性手工业市镇中
,

找到适合其生存的土壤
。

同时

我们还得看到
,

市镇商业的发展
,

却延缓着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
。

资本主义萌芽从它在封建母体中存在的那夭起
,

就受到伴随它一

起发展的对立面顽强地压抑
,

使之在母体中就进行着痛苦
.

的挣扎
,

缺乏先天的营养而难以健康地成长
。

然而
,

尽管这一萌芽是如此



地脆弱和随时有夭折的危险
,

但它的出现
,

毕竟表明封建社会母体

有了新的变化
。

从明代中后期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中
,

我们就

可以看到这种孕育社会形态变化的端倪、 。 ·

注释
:

〔 1 〕嘉靖 《余杭县志
·

市镇 》 ,

见嘉庆《 余杭县志》 卷三 《市镇》 。

〔 2勺康 熙《杭州府志》卷二 《市读 》 。

〔 3 〕陆游
: 《剑南涛稿》卷五二仗送客至 湖州市》 。

〔 4 〕田 汝成
: 《 西湖游览志余》 卷二二《 北山分脉城外胜迹》 。

〔 5 〕佚名 《 北新关志丛抄 》
,

陆玄锡
:

《北关修荆街碑记 》 。

〔 6 〕万历《钱塘县志》卷五 《纪事
·

湖墅大火凡

〔 7 〕周 广兴
: 《宁志佘阳》卷一

,

赵 希祥
: 《抱拙小稿

·

过临平涛》 。
L
,

〔 8 〕张大 昌
:

((J 描平记补遗 》卷三 , 引成化《 杭州府志狐

〔 9 〕沈谦
. 《临平记 》卷一

。

〔 10〕陆游 : 《渭南文集》卷 四 三《 入蜀记 》 。

cl l〕嘉 靖《海宁县志》 卷九
,

苏平 , 《长安晓钟诗》 。

〔 12〕夏辛铭
:

《 淮院志》卷一
。

〔 13〕准道水 : 《淡川志略 》卷一一《传咏》 ,

方孝孺 , 《泊舟幽湖》 。

〔 1 4〕同上书卷一 《开镇说》
。

〔 1 5〕万历《秀水县志 》卷一 《市镇》 。

〔 16 〕董世宁
:

《 乌青镇志 》卷兰
,

张应雷
: 《复添设 馆府佐官员疏 》 。

〔 17〕蔡蒙
.

《双林镇志》卷一八
。

〔 18〕陈霆
:

《 新市镇志》卷一 《山川 》 。

按
:

据万历 《余杭县志》
,

此处
“

行
,

为当地

“
方言也

,

取其通 日用之长利
,

非若朝夕稗贩 往来不常者
” ,

与宗族
、

帮会 色彩的
“
行

会
”
有别

。

〔1 9〕万历 《湖州府志 》卷三《乡镇 》 。

〔2 0〕董斯张
:

《吴兴备志 》卷兰 O
。

〔 2 1〕汪 曰枝
:

《南得镇志》卷六《 古迹》 ,

董份
: 《张君东壁记》 。

〔 2 2〕同〔 2 0〕。

〔 2 3〕王 同
: 《塘栖 志》卷一七

,
丁 养浩

: 《明故存济沈公夫妇墓志铭 》 。

〔 2 4〕张 之翻
: 《 栖里景物略 》 卷二

,

屠隆
: 《栖真馆文集

·

唐栖访卓征夫不遇却

寄 》。

〔2 5》 同上书卷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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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 6 〕同 〔2 〕o

〔2 7 〕许敦像
: 《敬所笔记

·

纪世变. ))

〔2 8 〕嘉庆《嘉兴县 志》卷四 《 市镇 》 。

〔2 9 〕徐士燕
: 《竹里述略稿》卷七

。

〔3 。〕嘉庆《嘉兴县 志》卷九《寺观 》 ,

高道素 . 《万历重修竹林庙记 》
。

〔 3 1〕杨谦
:

《梅里志》卷二
,

李遇孙 : 《 天香录 》 。

〔 3 2〕嘉庆《嘉兴县志》卷 四 《市镇 》 ,

周贫
: 《东环桥记 o))

〔 3幼《 竹里述略稿》 卷七
,

朱廷益
: 《嘉兴县新建常平仓碑记》 。

〔3 4〕孙志熊
:

《 菱湖镇志 》卷一
、

一O
、

一一
、

四二
。

〔 3 5〕嘉靖《续橄水志》卷九 , 天启攀海盆县 图经 》卷六
。

〔 36 〕同治《湖州府朴钱共二 《村镇
,

乌程县 》。

〔 37〕《塘栖志》尝尸
. _

不林〕天粼海盆县暇经 》卷四《风士记 o))

〔 3 9〕《明史》卷七八《食货
·

二》 。

〔4 0〕康熙《德清县 志》卷 四
。

〔 4 1〕徐献忠
: 《吴兴掌故集》卷 一二 《风土类》 。

〔 4 2〕王 道隆
:

《欲城文献》 ,

见乾隆 《湖州府 志》卷四 O
,

〔 4 3〕谢肇删
: 《西吴枝乘》 , 见乾隆《湖州府志》 卷三七

。

〔 4 4〕朱国枝
: 《涌幢小 品》卷二

。

〔 4 5〕蔡松
: 《双林镇志新补

·

艺文》 ,

坞桥沈氏
: 《奇荒纪事》 。

〔4 6〕《新市镇志》卷一《风俗 》 。

〔打〕郑元庆 . 《湖录 》 ,

引自乾隆 《沏州府志》卷四一
。

〔 4 8〕许天僧 : 《 隆庆元年丈量鱼鳞图归户实征册纪略 》 ,

见康熙 《海宁县志 》 卷

〔 4 9〕万历 《崇德县志》卷 二
。

〔 5 0〕《南碍镇志》 卷六
,

范澄
: 《研北居琐录 .})

〔 51〕同〔2 7〕。

〔 5 2〕《双林镇志》 卷二 O , 唐 甄
. 《潜书教蚕 .))

c5 熟) 《淡川所闻记 》卷三 《织作》 。

〔5 4〕《演院琐志》卷八
。

〔5 5〕马克思 . 《资本论》 卷三
,

第 3弱页
。

〔 5 6〕张瀚
.

《松窗梦语》卷七
。

〔 5 7〕李乐 : 《续见闻杂记 》卷—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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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5幻恩格斯
:

《 资本论第三卷增补》 ( 1 8洲 )
,

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 卷二五
.

〔 5 9〕茅元仪
: 《冒言》卷三 《肆税 o)}

〔 6 0〕王士性
: 《 广志绎 》卷四 《江南诸省 .))

〔 6 1〕徐光启
: 《 农政全书》卷三五

。

C6 2〕同 〔4 7〕。

〔 6 3〕万历 《崇德县志》卷二
。

〔 64〕李日华
:

《 味水轩 日记 冷卷四
。

〔 65〕参见谈迁
:

《 海昌外志
·

艺文 》
、

万历《秀水县志》卷三
。

〔 6 6〕参见《 续 橄水志 》 卷八
。

〔 6 7〕《涌幢 小品》卷二 , 茅元仪
: 《 冒言》卷三

。

〔 6 8〕茅元仪
:

《野航史 话》卷一
,

载
“
天下户 口 不入版籍

,

未有如今 日之甚者也
. ,

谈迁
: 《海昌外志

·

食货志》 ,

载
“
国初给户帖

” , “

丝毫毋 隐
,

否则立死戍
, 。 “

法

今寝弛
,

势得以容其奸
。

凡登于版籍
,

俱男而不妇
,

主而不仆
。

虽详明之吏
,

不能 家

阅而户悉也
” 。

〔 6 9〕如崇德县石门镇油坊
,

丁夫
“

辄 募旁 邑民为佣
. 。

见万历《祟德县志》卷三 .

〔 7 0〕同上书卷九
,

钱梦得
: 《宁辑石门市民序》 。

〔 7 1〕马克思
:

《剩余价值学说史》 卷二
,

第 4 48 页
。

三联书店 1 9 5 1年版
。

〔7 2〕《涟里景物略》卷一
,

胡元敬 . 《盆朽遗言
·

栖溪风土记》 。

〔 73〕 I司〔 2 7〕。

〔7 4〕雍 正 《宁波府 志》卷三五 《艺文
·

下 》 ,

引《郧西竹枝词 .))

〔 7 5〕同 〔 2 〕。

〔 76〕万历《崇德县志》卷二三《风俗 .})

〔 7 7 )唐 甄
: 《潜书教蚕 o))

〔 7 8〕《味水轩 日记》 卷二
。

〔 7马〕同 〔7 0〕。

〔 8 0〕同 〔7 2〕。

〔 8 1〕《资本论 》卷三
,

第 3” 页
。

〔 8 2〕万历《崇德县 志》卷七
、

一二
。

〔 8忍〕多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 卷二三
,

第 3 5 8页 , 《列宁全集》 卷三
,

第 31 7叉
.

〔8 4〕同〔 7 2〕。

〔8 5〕《 涌幢小品》卷二
。

〔 8 6〕崇祯 《松江府 志》卷六
。

〔 8 7〕天启 《海盐县 图经》卷四 , 《南得镇志》卷三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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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8 8) 参见 《明会典》卷 三十
“
户 部

”
二二 , 弘治《八闽理志》 卷二五 . 朱级

:
(( 魏 余

杂 集》 卷二 , 张瀚
.

《松 窗梦语》 卷四 , 王在晋
:

《越携》 卷二一 , 全汉升 : 《 明末至清

中叶后 西班牙美洲进行 的中国丝绷贸易》 `

〔 8 9〕沈廷瑞
: 《东番杂记》 , 《准院琐志》卷一

、

七
。

c9 0〕《菱湖镇志》 “

序
” 、

卷 一四
。

〔 9 1〕《双林镇志
·

)硕治十六年双林镇舆地图说 》 : 《双 林镇志新补
·

蓝域》 。

〔 9 2〕《南汾镇 志》 卷二四
、

二八
。

〔 9 3〕姚资镐
: 《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》第 57 8页 , 《 1 8 47一 48 年中国各港 口的 贾

易报告》 ,

载
“

中国出口生丝几 乎全部产于浙枉北面三个府
,

即杭州府
、

湖州府
、

名 兴

府
, 。 “

湖州府最大的生丝集中市场有三个
,

即甫浮摘
、

菱 湖镇
、

双林镇
, 。

按
:

民

胭时扛南又有
“

脚州整个城
, 不及南得半个俄

.

之璐 , 生丝常 由南得直运上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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